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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炜，

1919

年农历九月二十
四出生，河北文安县人。 他毕业于
黄埔军校（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
校）十六期，是杜聿明和陈诚掌管国
民党东北军政时期，潜伏在他们身
边的中共高级卧底。 他作为少校作
战参谋主管东北国民党军司令部的
机密室，并负责标示国民党军的东
北各区的兵力配置和团以上兵力驻
地表。 他与李克农手下大将“石坚”

单线联系，是中共中央安插在国民
党军东北司令部当中的一张王牌，

代号
902

。 赵炜送出大量有价值的
情报，他是中共获得第四次辽南战
役胜利的大功臣，在四平战役中也
出力甚大。

他潜伏在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
令部的这个阶段正是国民党军和东
北民主联军相持阶段的最后一个时
期，是国共东北战局的转折点。 赵
炜的情报和一道假命令直接导致了
13

军的
89

师和
54

师的
162

团
被歼灭，使得国民党军剩下的进攻
部队纷纷逃窜，南满的东北民主联
军各部队一举收复大片失地，直接
扭转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地区的
不利战局，国民党军在东北全面转
入防御。 本文作者康狄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对赵老进行了多次采
访，依据采访录音和赵老提供的材
料整理出此文以飨读者。

黄埔开学典礼见到蒋介石
由于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我很

早就走出家门，外出当学徒，为了生
计，我进入了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第
一大队第三中队当学员。 大约
1939

年
9

月底、

10

月初的样子，

我在中央军校桂林分校十六期的开
学典礼上见到了蒋介石。 他穿着精
神的中山装，发表演讲，我只记得他
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的父母
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姊妹就
是我的兄弟姊妹”，觉得挺感人的。

蒋介石训话之后，举行了阅兵，我因
为个子比较高，站在了第一排，当了
旗手。

1940

年秋天，我从黄埔军校桂
林分校毕业了。 我的改变特别大，

普通人经过了军事训练，就是不一
样了。在军校里面，我的着装、走路、

身形、敬礼姿势等都是非常标准的。

我系统地学习了射击学、土木工程、

测绘、战略战术、步兵操典等课程。

毕业的时候，我穿起武装带，佩上了
蒋介石赠送的中正剑，上面写着“不
成功，便成仁。 校长蒋中正赠”的字
样。 我觉得自己很光荣，也很威风。

人生观慢慢改变
毕业后，我作为少尉见习官，被

分到了第五战区的汤恩伯部的第
31

集团军下属的
13

军独立团机
枪连训练新兵。 我和另外一个同学
被选为代表，去见了第五战区司令
长官李宗仁，给他送了一面锦旗，并
向第五战区长官部报到。 李宗仁住
在老河口一位平民的房子里，房间
很简陋，没有地板，铺了一层芦席，

摆了一张办公桌。 李宗仁非常和蔼
可亲地和我们握手，勉励我们，他寒
暄了几句，让我们和他一起照了张
相就让我们走了。李宗仁没有架子，

令人亲近。

我工作的
13

军独立团实际上
是补充团。 我所在的机关枪连按理
说有三个排，可是实际上只有一个
排，全连也只有两挺马克沁重机枪。

我在连里的职务是排长，可是我这
个排有两个排长，我是大排长，还有
一个二排长。 我的见习期满了，正
式升任中尉排长。 我到了补充团半
年后，一直没机会上战场，觉得待在
补充团没有意思，就和在三连当排
长的同学一商量，两个人决定脱离

13

军，到陕西去投奔我们桂林分校
的学生总队的总队长， 他在陕西当
师长。没想到，我们千里迢迢赶过去
投奔，却被他狠狠训了一顿。我们很
丧气， 就又回到了河南老河口第五
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我找到了同学、

好朋友———在第五司令长官部当参
谋的朱建国。因为我没有工作，西北
军系统的池峰城的

30

军正在招
人，我准备过去当排长。朱建国把我
劝住了。 朱建国说，你不要去，就在
这等着，等我给你找份好工作。于是
我就在朱建国的住处住了下来。

朱建国在五战区管参谋处绥靖
组， 这个绥靖组是专门对付共产党
的。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对
共产党还是有防范的， 朱建国的绥
靖组缴获了很多中共印制的宣传小
册子，有什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 我闲得
无聊，就看看这些书。朱建国下班回
来后，我常常和他聊时局，聊人生。

当时我还不知道， 朱建国已经接受
了中共的主张了。 朱建国看中共的
书看多了， 就信服了中共的宣传和
理论。这段时间，我的人生观也发生
了很大转变，也寄望于共产党了。

李克农批准我的代号
902

抗战胜利后， 我从国民党第五
战区日侨战俘管理处转到国民党东
北保安司令部当少校参谋。 我从上
海取道天津赶赴东北。 在天津我见
到了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当
作战参谋的朱建国。长谈之后，我决
定为中共做情报工作。 朱建国让我
到北平见中共的情报员。

1946

年
3

月份， 在北平石驸马
大街

89

号，一个姓王的朋友家里，一
个中等身材戴灰礼帽、 穿灰布棉袍、

穿圆口鞋、右手拿着一张报纸的男子
来找我。 他就是李克农手下的大将
“石坚”，我俩在四合院的南房客厅里
会面。 他的面貌没什么特殊，平常人
的样子，穿戴像个商人，你根本看不
出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石坚”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
说，我要参加共产党的工作，请求上
延安。“石坚”说，你现在到延安不可
能，延安那边也在打仗，即使你到延
安参加军队，顶多当一个营长，你最
多带一个营。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大
概也就半个钟头。 我被“石坚”说服

了，“石坚”说我应该向朱建国学习，

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搞情报工作。

“石坚”最后和我约在西单附近的西
黔阳饭馆见面，然后他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地到西黔阳
饭馆找个包间，等待“石坚”的到来。

我们利用吃饭作为掩护， 进行了第
二次谈话。这次谈得比较具体，主要
是“石坚”给我交代工作：你到东北
应该怎么样工作， 党组织怎样派人
与你联系， 你怎样把需要的东西交
给情报员，等等。 “石坚”向我强调：

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注意严守
秘密”， 一定要和自己的上线保持
“单线联系”， 对任何人都不能泄露
自己的身份，哪怕是自己的家人。

第二次谈话， 我们也只在一起
三四十分钟，就匆匆分开了。分手之
前，“石坚”与我约好，明天上午在宣
武门澡堂子见面。 澡堂子叫什么名
字，我记不得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
早早地去了，与“石坚”见面后，要了
个单间。脱衣服洗澡的时候，“石坚”

指着身上的伤痕对我说，“这些伤疤
是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被国
民党特务逮捕后，他们打的，拿烙铁
烙的，革命者要有气节，绝不能出卖
同志。 ”我特别感动，当时觉得“石
坚”真是共产党人的楷模，我要向他
学习， 好好听他的话， 以后一旦被
捕，也要像“石坚”一样坚贞不屈，不
能出卖自己同志。

与“石坚”见面三次后，我成为了
中共地下情报员， 虽然当时我还没
有入党。“石坚”上报李克农，李克农
批准我为代号“

902

”的情报员。

在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1947

年
3

月初，“石坚” 派地
下党员袁泽到沈阳与我取得了联
系。此时，我已成为国民党东北保安
司令部机密室的主管少校参谋。 当
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占据了沈
阳繁华的商业街太原街西头的一座
五层楼的建筑。我在二楼办公，宿舍
在三楼。 为了防止国民党沈阳公安
局晚上查户口， 我把袁泽带到了东
北保安司令部的宿舍里过夜。 国民
党警察是进不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宿
舍进行搜查的。

我除了主管机密室， 还负责标
示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办公室里的东北作战态势图。 我每

天要在地图上标明中共和国民党军
的占领区域———用大头针和蓝色、

红色的闪光纸做成小旗子（蓝色的
小旗子代表国民党军团以上的部
队， 红色的代表中共军队团以上的
部队），把这些小旗子插到东北地图
上， 整个的东北军事态势便一目了
然。

我还负责编订国民党军团以上
兵力的驻地表，每个月要编一本，上
面有国民党军团以上主官的姓名、

代号、番号、驻地等。 我打电话要某
个部队的时候，不说部队的番号，只
说代号，代号是使用数字表示的，有
些时候会更换。 这是国民党军保密
的需要。 该兵力驻地表由我每月印
发给长官部各处室及国民党空军、

兵站总监部及其所属师以上部队，

属于绝密。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国
民党军的军级部队的番号———新

1

军、新
6

军、

13

军、

52

军、

53

军，

60

军、

71

军、

93

军。

第一次送出情报立下大功
我见到袁泽的头一天就提供了

一条重要的情报———我将国民党军
第四次进攻辽东的详细作战计划向
袁泽和盘托出。 新

1

军
22

师：“杜
聿明拟纠集

60

军、

93

军、

52

军和
即将从热河调至新宾的

13

军共
12

个师
12

万余人， 在梅河口、 三源
浦、七道沟

(

即今浑江市
)

、通化、集
安、长白山一带，与我决战，占领我
辽东军区临江、靖宇、抚松、长白根
据地，以实现其‘北守南攻、先南后
北’的战略；其主力进攻部队是

13

军的
89

师与
54

师；集结地在新宾
的三源浦； 进攻日期， 定在

4

月
初。 ”我将计划详细交代给袁泽后，

又冒着危险用小纸片画了一张示意
图，交给袁泽带走。

这是我第一次送出情报， 第一
次没有经验，“石坚” 在北平的时候
也没有和我谈到“密写”技术，所以
我觉得第一次送情报只能算是成功
了一半， 因为让袁泽带着这样明显
的情报走，一旦被国民党特务发觉，

我和袁泽都跑不了。

本来我还想把最新编订的国民
党军的兵力配备表交袁泽带走的，

可是厚厚的一大册太显眼了， 袁泽
一次拿不走。我俩一商量，决定请求
地下党组织尽快在沈阳设立便于我
对外发送情报的秘密电台。

一个假命令，重创国民党
13

军
袁泽回去一个月后，“石坚”就

派沈秉权和吕淑兰夫妇在离我办公
地点不远的地方设立电台。 我每个
月偷偷带一册兵力配备表出来，交
给他们， 让他们发给中共中央情报
部。此时，杜聿明已经向国民党军参
加这次战役的各军师， 下达了集结
地及进攻地点、时间的命令。我将国
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全部详细写出，

交给沈秉权发往陕北。 我不仅将作
战计划报告中共中央情报部， 还用
一则假命令， 灭掉了国民党军

13

军大部。

13

军接到杜聿明的命令后，立
即迅速从赤峰将其

89

师和
54

师
调至沈阳。 我为了摸清这两个师到
达沈阳及出发的时间， 以看望同学
为名， 在沈阳南站上了

13

军司令
部的列车。

在那里， 我找到了在该军司令
部任参谋的同学，畅叙阔别之情。我
俩谈得正欢的时候，

13

军军长石觉
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大声责问
我道：“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到车上
来的？ ”我立即立正向他行礼，说：

“报告军长， 我是司令长官部的参
谋，到车上看望久别的同学。 ”石觉
厉声吼叫：“快给我下去

!

”他这种粗
暴行为， 使我和我的同学都十分尴

尬，但毕竟他是个中将军长，我们都
是小小少校参谋，不得不忍气吞声，

由他大声怒斥。

下火车时，同学也不敢送我。回
到司令部参谋处我立即起草一道命
令：“急电，石军长：你军车运至清原
后火速急行军至新滨三源浦， 迅速
进入阵地，进行强攻，占领兰山制高
点，不得有误！”因为我大致了解，在
兰山脚下， 我民主联军已布置好袋
形阵地，正等待

13

军钻口袋呢！兰
山地势险要，三面均为高山，呈凹字
形，只要进山仰攻，必被全部歼灭。

该命令经作战科长、参谋处长签字，

参谋长赵家骧“画行”，签名，迅速发
电

13

军。 所谓“画行”即批准的意
思。该军到达清原后，立即以急行军
速度向新宾、三源浦进发，进入我兰
山阵地后，进行强攻。他们正好钻进
我军布置好的“口袋”之中。

89

师及
54

师
162

团被歼灭。

13

军遭到重
创后，其残部、北路南路部队纷纷逃
窜。

没想到， 我的这则命令直接导
致了国民党军整个战役的彻底失
败。 这场战斗在全东北战场上也是
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这标
志着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

战略的失败， 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全
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守， 东北民主联
军则取得了战略主动。

蒋介石大骂杜聿明指挥不力。

杜聿明挨了顿臭骂，心里很恼怒，就
回司令部查看是谁下达了这条命
令。后来发现是我起草的作战命令。

不过，我一点事情也没有，因为命令
的电文稿上有作战科长、参谋处长、

参谋长的签字。我作为作战参谋，作
战命令是其基本业务。 有这么多人
的签字，也不好搞清楚，到底是谁的
主意。 杜聿明就在电文稿上写下了
“该参应予申斥”六个字，这件事就
不了了之了。

获中共中央情报部嘉奖
1947

年
5

月中旬起， 东北民主
联军发动夏季攻势， 分别在中长路
两侧、沈阳、吉林线及热河、冀东、南
满地区发起进攻。

6

月中旬，民主联
军又集中力量围攻四平。 四平位于
长春、沈阳间，是战略要地。 这时我
将国民党军的调动部署及时告知密
台的沈秉权，又立下大功。

民主联军围攻四平时， 我随郑
洞国至开原前线指挥所任参谋，沈
数次到开原来取情报。 当时我将四
平敌

71

军的城防部署、 防御工事
以及长春新

7

军和沈阳新
6

军增
援的兵力部署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沈
秉权。

6

月初，我军攻克昌图，进占
开原，郑洞国撤回沈阳。我辽东部队
攻克安西。 南满部队收复宽甸、风
城、安东、庄河、复县并攻克本溪。

6

月
14

日， 民主联军对四平发起总
攻。经过半个月奋战，歼灭敌军一万
余人，敌

71

军副参谋长被击毙，俘
虏敌军六千余人。 后因敌新六军援
兵赶到， 民主联军于

6

月
30

日撤
离四平。

自民主联军夏季攻势以来，五
十余天国民党共损失八万三千多
人。我军收复城镇

42

座，解放区扩
大了

16

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

北满解放区连成一片。 国民党军则
被压缩在中长路、 北宁路及沈吉沿
线以沈阳为中心的狭长地带的少数
据点上， 只得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
防御。 东北战局发生了带根本性的
改变。从此，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便为
我民主联军牢牢掌握。

自
4

月份，沈阳地下党为我建
立秘密电台以来， 因为送出去的情
报重大而及时， 中共中央情报部特
来电给我嘉奖。

（据人民网
-

国家人文历史）

中共高级卧底赵炜

一道假命令改变了东北战局

1947

年， 担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
少校参谋的赵炜。


